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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不管过去的“穷养”还是现在的“富养”，都不是将女人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对待的。过去，贫穷的时代，女人是粗糙的多功能型用

品；现在，富裕的时代，女人是精致的有品位的用品。“穷养”或“富养”，都是为了增加女人的附加值，都抹杀了女人身上蕴藏的上帝性。先生说，男

人和女人，都是第二性的。男人和女人内在的上帝性，才是人的第一性。觉知上帝性，女人与男人一样，成会为独立人格的人，而不是物品。如何开

启女人与男人身上的上帝性，才是教育的方向。

童年里，我们经常折几枝笋篙，拔掉枝丫梢卷曲的顶叶，再从留下的针状细管里插入野蔷薇的花柄，一阵功夫，就能做成色彩斑斓的竹子花，

高兴得手舞足蹈，在春风里奔来跑去。相比而言，金樱子的花则素雅多了，花朵大而纯白，花蕊金黄，一朵一朵，没那么绵密。

是这天晚上，香椿进了小姐的房间，将小姐伸出被窝的小手轻轻地放回后，就在床边坐下了。很久了，香椿才站起来。看着熟睡的小姐，香椿的

眼泪就跑出来了，很响地砸到地上。纯儿，娘之所以要那样对你，全是为了你好呀！还说，夫人现在相信你是她的骨肉了，你就跟着夫人吧！说后，香

椿就出去了。

小板场村从90后开始，很少下地干
活。除了几户家庭特别困难的孩子外，几
乎都是宅男宅女。放假了，一部手机在手，
窝在房间里，不出门。

孩子不下地干活，父母也不催骂。退
耕还林后，小板场村的土地，只够50及其
以上的老人们耕种。60、70及80，以打工、
做生意或运输业为主要生活来源。村民的
经济收入明显比我在村里时增加了。有了
钱，孩子们也穿得体面了。加之很少到地
里劳作被太阳暴晒的缘故，小板场村的小
孩全都长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显出
了男孩的帅气和女孩的美丽。其中，我堂
姐的小儿子，一个2000后，先生觉得他的
长相简直就是电影明星的脸谱。比之胡歌
也不逊色。因为他的长相，先生甚至鼓励
他考电影学院，走明星的道路。可是，他却
对自己出色的长相毫无觉知。

村里的孩子在物质上越来越和城里
人不差一二。到2010后，吃的、穿的、玩的
都完全是城里孩子的架势。堂兄的幺女、
萍姐的孙女、小孃的孙女，都被大人娇着，
惯着。堂兄的幺女，不吃葱，即使蛋炒饭里
的一点葱也要挑出来。她不爱吃饭，喜欢
吃巧克力。堂嫂就顺着她的口味，以巧克
力为主粮来喂养她。如此，喂养了两三年。
去年，堂嫂开始逼着女儿吃饭，吃青菜。萍
姐的孙女，吃饺子只吃皮，不吃馅。萍姐就
将饺子馅给她咬掉，剩下饺子皮喂她。小

孃的孙女，假期回家，即使将牛奶没喝完
就倒了，小孃也不会骂她。村里人之所以
对孩子这样，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从何时
起，接受了一个观点“富养女，穷养儿”。

过去，小板场村的习惯是儿女都穷
养。因为穷，为了养家糊口，不管儿子还是
女儿，三岁之后，就没有闲着的，开始做力
所能及的活计。有的，甚至做超出年龄段
的农活。比如，我儿时的伙伴冬儿，在她母
亲去世后，不仅要扯猪草喂猪、做家务，还
要像大人一样，上山砍柴。那时，她仅十二
岁。在小板场村，女儿做的活计种类却比
儿子多。不仅田间地头的要会，还要做灶
上的及手上的活计。村民培养女儿的方向
就是下得了地、进得了厨、做得了衣。这样
的培养方向，针对每一个女孩。不管是在
校念书的，还是辍学在家的。只要有时间
在家里，父母必然让她学习种地、做饭、喂
猪、剪鞋样等。大人认定，只有三样都精
通，才能嫁个好人家且出嫁后才不会受到
婆婆的刁难。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衣服不用缝了，
地不用种了，厨房也不用进了，女儿怎么
养，村民们不知道。他们听从当下社会流
行的观点，“富养女”。

网络上，明星李某，她的女儿全身上下
被名牌包裹。一个包包价值十多万。家里一
个月的生活费高达几十万。冰箱里塞满了山
珍海味。

商人汪某某，对儿子严加要求，对女
儿则百般疼爱。他的意思大概是，儿子将
来要承担责任，所以要严格对待，女儿嘛，
则是用来疼的，所以不用那么辛苦学习。

歌星王某，将女儿送进贵族学校，每年
学费4万美元，折回人民币32万。32万元，
在小板场村，相当于两个大货车司机一年收
入的总和。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将女儿
当公主养。十指不沾阳春水，不知人间
疾苦。对于这种培养模式，我并不认同。
他们无意中让女儿认定了自己生来就
不是承担责任的，就是为了享受的。他
们对女儿的各种娇养，斩断了女儿和自
然、和人类的联系，最终斩断了和生命
终极启示的关系。

先生说，不管过去的“穷养”还是现在
的“富养”，都不是将女人作为具有独立人
格的人而对待的。过去，贫穷的时代，女人
是粗糙的多功能型用品；现在，富裕的时
代，女人是精致的有品位的用品。“穷养”
或“富养”，都是为了增加女人的附加值，
都抹杀了女人身上蕴藏的上帝性。先生
说，男人和女人，都是第二性的。男人和女
人内在的上帝性，才是人的第一性。觉知
上帝性，女人与男人一样，成会为独立人
格的人，而不是物品。如何开启女人与男
人身上的上帝性，才是教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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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无法抹去的记忆
如那牵扯了太久的爱情
浅浅，又淡淡而
无法冷却
当我与故乡离的太久时
我总会反复揣摩着那块故乡的石头
直到想起我母亲的模样。

2
在白云深处
我自然能寻见你
遗世而独立的美
这不仅来自于你
高傲的气质
更来源于神灵
与你久久的相伴

3

这个清晨

没有微风从东面
徐徐吹来
所有的生命
仿佛全都藏进了
田野麦浪间
一切都显得宁静而平和
这里的所有生物
都像是等待着
太阳出来的一群小精灵
久久不肯露面
或者吱上几声
任由麦浪静悄悄地
拍打在田园上

4
你是我母亲的母亲
刻画在心中的香巴拉
你是父辈
经常咏吟的歌谣
每当晨曦升起
我也试着从山的另一面
开始拥抱我的故土
那是如此的深情

掀开隐秘的面纱
望见你饱经世故的脸颊
我欲言又止
那颗颗直插进你心脏的铁甲
是尘世间
没有了爱的血肉——
冷冰冰
傻愣愣地永远矗立在那里

5
现在，我已经从昨夜
梦里梦到的梦里醒来
但我已记不起
那迷离又使我
几度落泪的身影，是谁
清晨，我站在窗前
静静地望着远方
河谷里使劲摇晃的
麦穗。惊扰了所有
熟睡的孩子。这时
我才恍然
或许,那是一位早已
逝去的故人
正借一道意流
——回眸观望

在销声匿迹
和荡然无存前
在一切都变得满目疮痍前
在一切都变得冷漠冰冷前
回来看看

清晨，飘落了一夜的雪花随着呦呦鹿
鸣停止了飞舞。雪花漂白了整个世界，嘎金
雪地里凌乱的足迹爆露了夜的秘密，只可惜
没有目睹盛大的狂欢。

嘎金的雪一般来得比较晚，但比起太阳谷
其它高山的雪下得更深更厚，甚至更执着一些。

当第一缕阳光亲吻嘎金雪山的峰顶
时，山风裹挟着寒气醋意大发地吹响了垭
口“拉则”上五颜六色的经幡，树梢上冻了
一夜的猕猴群闻声骚动起来。

就算气候变暖，山风变凉，嘎金的雪
依旧对曾经的雪线忠贞不渝，每一次的
覆盖都是超越了雪线以下。对此隐藏在
森林深处的虎湖、豹湖、熊湖非常惬意，
至少来年山下纵横的沟壑里又会充满潺
潺流水之声。

曾经有一段时间，“三角草原”的故事
成为了得荣人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话题。不
是因为从她的某个地方可以眺见雄鸡那么
大的布达拉宫，而是她与嘎金的雪有着特定
的故事情节，就像一匹雪白的老马静静地驮
着薪柴消失在雪原里，其中很多故事章节就
算自沙谷中的鹦鹉也难学舌说圆。

这个季节嘎金山梁附近的风确实醒
人，透过松鼠茸茸的尾巴也能感觉寒意。
昨夜狂欢的动物是谁偷走了松鼠的甜点？
冰天雪地里的觅食再次让精灵哆嗦。还好
横断山脉的冬季不算太长，松鼠仿佛看见

了山桃花开的日子，雪堆三村的桃花、下
绒田间的油菜花、浪中地里的洋芋花，还
有那林间各色的野花，那是一场果腹无忧
的季节，只不过睁开双眸的那一刻眼前是
怒放的雪花。

远眺江河对岸雪山相连，尤其是鹤立
鸡群的白马雪山，终年积雪覆盖，而地处
同样经纬度的嘎金雪山没有成片相连的
山脊，但以同样的高度屹立在那天地之间
接受着万物生灵的顶礼。

如果说积雪是雪山的装束，那么嘎金
的雪是太阳谷“徐糌堆”的生命。以蔚蓝的
天空为背景，用黛色的森林作基调，像供
盘上洁白的糌粑堆，供奉着自然，敬献给
万物，这种视觉与内心的美让人洗涤心
灵，大侧大悟。

一地雪花，一个世界。嘎金的雪动中
有静，痴迷地留念着这片土地；嘎金的雪
有情有义，痴情的点缀着太阳谷。

白松的美
“美是到处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

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法国的大雕塑
家——罗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是呀，
在白松这块神秘古老，充满故事，风光旖
旎，民风淳淳，人人传统的地方并不缺少
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那颗心。

也许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太过匆忙，

无暇用心发现身边与众不同的美；也许现
在我们的精神生活过于丰富，无心留意那
些平淡无奇的美。只要静下心来，放牧眼
光，白松的美就在指尖，就在发梢。

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村庄是美的；
绿树成荫，麦浪荡漾的大地是美的；静静
矗立，守望星空的古树是美的；桃花怒放，
蜜蜂忙碌的季节是美的；雾气蒙蒙，鸟语
花香的秋晨是美的；炊烟袅袅，水磨作响
的黄昏是美的。

在那定曲河里自由戏水的鱼儿是美
的；在那青柳树下专注垂钓的人儿是美
的；在那打场墙角哺乳的女人是美的；在
那黝黑的马路边上笔直敬礼的少先队员
是美的；在那红墙古寺下静静沐浴法雨的
老人是美的；在那砂锅陶罐里慢火烹饪的
红米是美的。

如果说大都市是繁华的，那么白松小
镇就是幽静的；如果说转经场庄严的，那
么小镇白松就是随和的。曾经巴塘的粮
仓，如今得荣的“鱼米之乡”，有一份独特
的韵味，有一份独特的灵秀。

热爱大自然，走进大自然，欣赏大自
然，美不胜收。只要静静的观赏世界，偶然
发现一切都好美！只要忘记忧愁，放松心
情，抱着“发现美”的态度去欣赏白松，感
悟生活，你会发现，“鱼米之乡”的世界真
的很美，很美……

故
乡

◎
宗
尕
降
初

香椿精 品 小 说 ◎戴玉祥

养儿女记 者 笔 汇 ◎王朝书

晚饭。
夫人上席，小姐坐夫人对面，香椿站

一边。老爷走后，到了饭点，都是这样坐。
今晚，香椿烧了夫人爱吃的糖醋鲤鱼。夫
人高兴，让香椿开了瓶白酒。二两白酒下
肚，夫人突然将吃剩的鱼倒到地上，让香
椿吃。香椿目光在夫人脸上停会，又在小
姐脸上停会后，慢慢趴下吃。夫人哈哈大
笑，还手指着小姐，说纯儿，给我看好了！
说后，夫人起身，往内室晃去。香椿见夫人
离开了，从地上弹起，抓住小姐，将她扔到
地上，凶道：吃！给我吃！小姐抬起头，泪眼
汪汪。小姐想说什么，嘴巴张了张，终没有
说出话来。小姐是流着泪，吃掉那条鱼的。
看着白森森的鱼刺，小姐慢慢从地上爬起
来，走开了。香椿收拾好碗筷后，洗脸，发
现眼睛红红的，便捞起脸盆里的毛巾盖到
脸上。水滴顺着脖颈往下淌，上衣洇湿了，
香椿也没睬。

躺到床上，香椿眼窝里的泪水就跑出来了。
窗外，雨声在响。
香椿醒来时，发现夫人站在身边。夫

人手里攥着湿衣服，目光像锥子一样扎过
来。香椿说，夫人你……香椿话还没有说
完，夫人的巴掌就过来了。夫人说，起来，
到井沿把这衣服洗了？香椿爬起来，接过
夫人的衣服，出去了。天刚亮，雨声仍在
响。香椿返回，取了一把伞。但那伞，却被

夫人夺下了。香椿没做声，默默地往井沿
走去。夫人站在门前看会儿，转身回屋补
觉去了。雨越下越大。香椿洗好夫人的衣
服后，自己身上的衣服也湿透了。香椿将
夫人的衣服晾在廊下，回屋将湿衣服脱
下，进了小姐的屋。

小姐还在睡。
香椿一把将小姐拽起来。小姐正香

睡，被人一把拽起来，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小姐想哭，但没有。小姐看着香椿，小姐
说，你……小姐话还没有说完，香椿的巴
掌就过去了。香椿说，去，到井沿把这湿衣
服洗了？小姐惶惶地接过衣服出去了。雨
仍在下，香椿看见小姐到井沿了，小姐开
始从井里拔水了，小姐开始洗衣服了。小
姐年幼，每拔上来一桶水，都需要很长的
时间。香椿看会儿，转身做早饭去了。

转眼，天空飘起了雪花。
一天早晨，起床后，香椿生了炭火。

夫人用过饭后，撑了一把油纸伞，出去了。
雪越下越大，近晌午的时候，地上的积雪
已漫过脚脖了。夫人还没回。香椿担心，就
找出去了。只是，香椿折回时，夫人已等在
门前了。见香椿，夫人就凶：给我站住！还
凶：把伞扔了！香椿解释，夫人不听。香椿
只好扔了伞，站在雪地里。雪花停在身上，
不大会儿，香椿就成雪人了。

下午，夫人喜欢听戏。

夫人出去后，香椿就跑进屋里。炭火
正旺，香椿扑到炭火边，正烤着，小姐端碗
米饭走过来。香椿见了，抬手打翻那碗，冲
小姐凶：给我出去！还凶：不准拿伞！小姐
一脸不解。小姐出去了。小姐站在雪地里，
那雪片儿，迅速包围过来。很快地，小姐就
成雪人了。香椿守着炭火，暖和了，又填饱
肚子，这才让小姐进屋来。

小姐进屋后，烤着炭火，身子还在抖。
后来不抖了，脸却火烧般红。香椿看出来
了，慌慌去找夫人，刚出门，就看见夫人回
来了。夫人像是什么都知道了，人还没进
屋，就冲香椿喊，还不快去请郎中？

这天晚上，夫人来到老爷的遗像前，
烧过纸钱后，跪下了。夫人说，老爷，多次
观察后，知道纯儿不是你跟香椿的，纯儿
是我们的骨肉，我会抚养好纯儿，老爷你
在那边放心……

也是这天晚上，香椿进了小姐的房
间，将小姐伸出被窝的小手轻轻地放回
后，就在床边坐下了。很久了，香椿才站起
来。看着熟睡的小姐，香椿的眼泪就跑出
来了，很响地砸到地上。纯儿，娘之所以要
那样对你，全是为了你好呀！还说，夫人现
在相信你是她的骨肉了，你就跟着夫人
吧！说后，香椿就出去了。

夜，黑漆一般。
香椿就走在黑漆的夜里。

金樱子
八 公 分 村

◎黄孝纪

我们平素看花草树木，多是游目扫过，有个
大概的印象，并不刻意驻足细察，推敲精微之
处。尤其是从小生长在植物繁茂的山野村庄之
人，智性本就淳朴，又少心机和别样的目的，对
植物的探求和分辨难免粗略。有时甚至用熟视
无睹来形容，也并不过分。

在故乡，有两种大型的藤条植物，就长得十
分相像，堪称孪生姐妹。若是随意找一个村人，
要他谈谈二者之间的差异，或者各折一枝，让其
分别，恐怕一时半会还未必能答得上来。

这，就是野蔷薇和金樱子。
故乡那方地域，方言尤重，植物上长有的硬

质锐刺，土话叫做勒（lia，去声），或者勒巴。比
如杉树那鱼肋般的尖叶，叫杉勒；皂角树那令人
望而生畏的又长又大又硬又黑的锥刺，叫皂角
勒；覆盆子（村人叫泡节）枝干上的刺，叫泡节
勒；乌泡藤上的则是乌泡勒；金刚蔸的藤条和块
根都有刺，叫金刚勒，日常里村人把这种植物就
叫金刚勒蔸……

当然，无论房前屋后，还是路边，溪边，圳边，
涧边，江边，田埂边，土坎边，山野边，山岭上，这
类长刺的植物中，最常见的还是野蔷薇和金樱
子。在故乡的方言系统里，野蔷薇就叫勒巴，金樱
子则叫鸡打阿（读音），都是土得掉渣的名字。

这两种植物，在村庄周边的许多地方，也往
往一同生长。远看去，它们的外形几乎没有区
别，都是密集的枝条，交错弯曲成修长的弧线，
看似柔弱，向四周散开，蓬蓬勃勃，披满绿叶。其
实，它们的每一根枝条，都长满了三角形侧立着
的片状勾刺，在绿叶下暗藏护身利器，让人不敢
贸然靠近。否则，定然会撕破你的衣裤，手脚，脸
面，毫不留情。

事实上，若做一番细致的考究，二者的差别
也不难发现。野蔷薇的藤条偏绿，更细，更柔，尖
刺暗红，一支羽状复叶上，多有五片指头大的小
叶，也有更多片小叶的。金樱子的枝条则要粗壮
一些，脆硬，偏黑，刺也更大，如锋利的黑鹰嘴，
它的复叶上只有三片小叶，较野蔷薇的小叶既
大且长，绿得更深。

暮春时节，它们的花朵都开得生动又漂亮。
野蔷薇花色丰富，有白色，有粉红，有金黄，一簇
簇，一蓬蓬，花瓣细碎，开得热热闹闹，引来蜂蝶
无数，起起落落。这个时候，野竹笋已长成亭亭玉
立的笋篙，嫩叶尖尖。童年里，我们经常折几枝笋
篙，拔掉枝丫梢卷曲的顶叶，再从留下的针状细
管里插入野蔷薇的花柄，一阵功夫，就能做成色
彩斑斓的竹子花，高兴得手舞足蹈，在春风里奔
来跑去。相比而言，金樱子的花则素雅多了，花朵
大而纯白，花蕊金黄，一朵一朵，没那么绵密。

花开花谢，野蔷薇结出一簇簇的果实，粒粒
如豆，泛着绿光。只是这样的果实于人无用，纵
然成熟后灿烂如红豆，也不为人所关注。金樱子
的果则大多了，犹如一只只小巧的弹花锤，果身
果柄浑身都密布细微的尖刺。

金樱子在山林间尤其多，一蓬一蓬，令人生
畏。它们的生命力强劲，能长得比油茶树还高。
被金樱子藤叶纠缠按压住的油茶树，会影响挂
果。纵使结了果，在霜降摘油茶的时候，若身陷
其中，也让人左右为难，处处勾勾绊绊，在身上
划出道道血痕。因此，它们差不多成了村人的天
敌，欲除之而后快。

上山砍割金樱子，曾是许多年里村人日常
做的一件苦活。我年少时，在星期天和寒暑假
里，经常与伙伴们成群结队，以此为业，用柴枪
挑上两大捆，一担担挑回家。在空地上晒干了，
是煮潲的好柴火。

只是砍金樱子时，那就棘手费事了。为了防
护，便是夏天，我们也是穿着旧长衣长裤和旧解
放鞋。左手握木叉，右手拿镰刀，将叉子往前一
推，叉住藤条，一顿猛砍猛剁。再刀叉并用，挟持
着砍断的一把藤条，高举着放在一边。即便如此
小心，每一回上山，我们的手脚和脸面总是被勾
刺划得皮开肉绽，道道血痕如经纬交错的红线。
有的时候，大刺深深扎进手指和脚板里，痛得眼
泪零落，拔不出，挤不出。要回了家，让母亲狠狠
捏住皮肉，用那缝衣的长针，一番左挑右挑，挑得
皮肉稀烂，成了一个小洞，才能把那黑刺连同鲜
血给弄出来，痛得如同受刑，又是泪水盈盈。也有
更深的，实在无法承受痛苦，就找一两粒蓖麻籽，
捣烂了敷上。据说蓖麻籽的药力，能将勾刺逼出
来。总而言之，是任其肿胀，化脓，溃烂，而自愈。

不过，到了深秋之后，金樱子那红红的果
实，又成了村人喜爱的好东西。我们在山上捡柴
时，也常小心地摘下来，将其放在地面上，用鞋
底或者小石块，揉搓掉那些锋利的密刺，咬开，
抠掉里面毛茸茸的黄籽粒，嚼它的果壳吃，又香
又甜。也有人专门提着竹篮，带一把剪刀，满山
去剪红红的金樱子果。浸泡红薯烧酒，色泽红
亮，甜香，常饮，能舒筋活血，强身健体。有些年，
圩场上有药铺收购切片去籽后的干果皮，采摘
金樱子成了村人赚油盐钱的好路子。

分田到户后，也常有人从山上挖了金樱子
的根部来，栽于园土周边。经过一个春夏的生
长，成了又高又密集的绿篱笆。种在里面的青叶菜
蔬，诸般作物，再也无惧鸡鸭啄食，猪牛拱嘴。

嘎金的雪情 景 高 原 ◎罗绒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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